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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量工具瘫痪“10万＋”公众号大幅缩水
9月底，随着微信系统的升级，许多原本阅读量轻松达

到“10万＋”的知名公众号，图文推送的阅读量大幅缩水，有
的甚至只有平时的几十分之一。

随着平台的壮大，刷点赞数、阅读量已经成为一个成熟
的灰色产业链。日益膨胀的数据，动辄百万级甚至过亿级
的估值，一方面让读者难辨真假，另一方面也令资本为其虚
高泡沫付费。

新榜创始人徐达内告诉记者，如果以9月28日当天发布
内容的数据作为基准的话，那么有不到10％的大号当日跌
幅超过50％，其中有124家阅读量下降了80％。“单天阅读数
有所涨跌是正常的波动，超过50％恐怕就有一些刷量的嫌
疑了，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然而，微信和刷量之间的斗争远未结束，刷量的需求却
还在继续。虽然以“微信＋阅读量”为关键词已不能搜索，
但是换成“微信＋量”搜索，依然能在淘宝上找到15页商家，
价格从1元到几十元报价不等。

记者在一家淘宝店看到，该店“主营投票刷票业务，内
网、外网纯手工投票，关注加粉，手工扫码，详询店内客
服”。其微信刷量有一套详细的收费标准：“关注 6 毛一
个；1000个阅读80元，不保证速度，没完成的按照已做的数

量结算”。
“不夸张地说，商业账号以及公关公司合作账号阅读量

‘10万＋’的，有不少都有刷量嫌疑。”北京快侠科技创始人
孙巍说，刷量方式有两种：通过人工的方式点赞和转发互
刷，或者利用软件或机器人代刷。刷量的软件都是刷单平
台内部掌握，很少对外出售。在一些直播平台里，刷粉最高
能达到90％。

“猫鼠斗”升级 坐地起价、真人上阵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微信公众号在推广中，为了快

速提升关注数、阅读量，求助水军购买粉丝的方法，已经成
为见怪不怪之事，甚至滋生出以刷量为主营业务、却打着互
联网创业幌子的专业公司。

诚信与虚假的“猫鼠斗”，似乎从互联网诞生之始就一
直存在，逐渐演变为公关公司、公号运营者、投资人、企业主
等多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当技术对其伸出打击之手
时，它也在不断升级新变种。

其一就是“坐地起价”。一家名为“微制造”刷量平台的
客服告诉记者，千次阅读的价格已从7元、8元涨至24元，原
因就是“微信调整了，一些工具不能用了，价格上涨了”。由
于现在不少改为了人工单，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不过客服也

提醒道：“如果不是很急可以再等等，后面还是会降价的。”
其二是“真人上阵”。一个专做刷号的人士对记者说，

刷量的需求还存在，公司现在就是通过真人刷的方法，帮一
些大号渡过难关，还会在偏远地区招聘价格相对低、但时间
相对稳定的兼职人员。

广告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人工刷量绝对是充分利用中
国的人口优势，通过建立很多专业的粉丝群，群里的人一个
个都在刷量，再通过网络红包的方式进行奖励，这个也会很
快把阅读量刷上来。“虽然是微利，但绝大多数任务都是瞬
间被秒完。”

其三是“工具升级”。孙巍说，现在微信封杀了一些工
具后，刷量技术工具也在不断迭代升级，有些“技术流”利用
互联网刷量套取各种福利。有商家就向记者确保：“过去有
几个常用软件，而且软件有分销机制，不同级别的账号和密
码，分销的价格也不一样。”

遏制刷量闹剧 让诚信者体面生存
网站刷流量提升排名，电商刷单增加信誉伪造销售额，

直播平台刷人数制造虚假人气……一些投机钻营人士，借
助刷量的方式营造虚假繁荣，只要是吸引眼球的数字，就能
和“金钱”挂钩，从市场中谋取利益。

受访专家表示，刷量庞大而诱人的利益输送链条，让网
络生态受损，反噬着真正的优质内容创造者，扭曲的价值也
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一旦诱导资本“脱实向虚”，受到危害
的可能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对此种乱象决不能听之
任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认为，低廉的人工成本，让即
使是微利的人工刷量，也无法完全消失。但对于平台而言，
如何通过更加透明的机制设置，让第三方机构监督用户的
分布、访问时间等真实数据，而不是仅通过阅读量和点赞量
来评价，恐怕是遏制刷量闹剧上演的关键所在。

孙巍表示，不止是微信，包括直播、短视频等新的互联
网传播或社交平台，一开始都会刷量，但必须引入第三方监
控平台，给投资人以及社会公众以证明信息，同时曝光违规
的公众号。对于其中可能涉及的信用欺诈甚至不正当竞争
行为，也应从法律上进行规制。

睡在妈妈遗体旁的智障儿
今年6月3日16时20分，昆明市栗树头派出所接到居

民报警，称一邻居家弥漫着恶臭。民警赶到穿金路某小区
一套出租屋，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倒抽一口冷气——

屋里大床上躺着的一名女性已经去世，遗体腐烂生
蛆。睡在她旁边的男孩满身大便、头发又长又乱。

前来救护的担架员刘师傅抱起衣着单薄、瘦骨嶙峋的
男孩，“感觉身上全是骨头”。经对事发现场勘查取证，排除
他杀。

警方根据家属要求进行尸检后，初步判断这名女性已
死亡2至3天。

这名被送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男孩，体重
只有20公斤，几乎不会说话。经诊断，男孩为智障儿，没有
自理能力。

4 个月来，急诊科医护人员给孩子洗澡、理发、换衣
服，教他走路、吃饭、上厕所。他们给他取名“小山”，并喊
他“山哥”。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五官俊秀的山哥学会
了自己吃东西，慢慢走路，主动上厕所、冲厕所，体重也增
加了10公斤。

据了解，小山的妈妈是重庆人，爸爸一年多前病逝，妈
妈带着小山刚搬来不久。有邻居说，平时很少见小山的妈
妈出门，不知道她有没有工作。

9月30日，在昆明市民政局的安排下，小山被送到了昆
明市救助管理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救助站每天有两位工
作人员照顾小山。

据民政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正在按照法定程
序办理。公安部门正在寻找小山的监护人和户籍所在地的
街道，如果无法接收，再安置到福利院。

智残人托养机构缺乏
小山的遭遇被媒体曝光后，一位残障孩子的母亲在微

信里写道：“小山的个案让人揪心，但更让人揪心的是，还有
一些‘小山’在看不见的地方。”

和这位母亲一样，不少家长表示了他们的担忧：如果自
己老了、去世了，残疾孩子该托付给谁。

“智残人托养机构缺乏是残疾人事业中的短板，成为挡
在众多‘小山’面前的门槛。”周波说。

据云南省残联的统计数据，目前，云南持证残疾人118
万多人，其中智力残疾人约11万余人，涉及智力残疾人家
庭人口达到40万人左右，其中16岁以上的成人智残人约占
90%。

然而，面对如此大的需求，云南省仅有7家心智障碍助
残类社会组织和机构，其中有专业社工服务的只有两家，但
服务层次不高，其他机构只有简单的培训，甚至没有培训，
只提供低层次的服务。

这些机构都在昆明市，昆明市有持证智力残疾人 1.7
万余人，涉及智力残疾人家庭人口 6 万人左右，其他州市
为空白。

周波有一个患有苯丙酮尿症的儿子，10多年来，她利
用所有社会关系来给儿子寻找学校和托管机构。

13年里，他们辗转了9个学校和服务机构，由于护理人
员少、素质低，儿子被虐待过、冷落过、冻伤过。他们再也
不敢把儿子送进去。这两年，只能把孩子放在家中，由自
己照料。

“由于心智障碍助残类社会组织的缺乏，父母逐渐步入
老年，‘老残一体’家庭越来越多，成年智力残疾人面临‘无
人管、无人要、无人养’的状况令人堪忧。”周波说。

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支持政策尚处空白
由于托管托养难，一些残疾人面临被拐骗的危机。
据曲靖市公安局近日通报，曲靖宣威市羊场镇盛恒砖

厂负责人对6名智障人员采取打骂、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
的手段，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活儿，不付给任何劳动报
酬。6名被解救的智障人员中，除了白万甲能说清自己家
庭地址被送回家，其余 5人因不知道家在哪里，被送进了
救助站。

41岁的白万甲是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班茅村
人，家中排行老大，因智力障碍，一直与年逾六旬的父母生
活在两间土坯房里。

白万甲说，当时老板许诺他“搬一片砖给两分钱”，于是
他跟着老板连夜坐班车从墨江到了宣威这家砖厂。他
说，“老板是疯子，不干活儿就打”，老板常对他们拳打脚
踢，有时候还扇耳光。晚上睡觉，很多人挤在一间房子，臭
哄哄的。

白万甲的父亲已记不清儿子走失的具体时间，只说大
概有两年没见过儿子了。白万甲走失后，家人和村民曾经
找过，但一直不见其踪影。大家都以为他死了。

“小山的遭遇、6名智障人员被拐卖，再次显现出大龄
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支持政策空白。”周波说，目前，在城市，
针对大龄智力障碍群体的托养庇护、养老照顾等方面的政
策支持十分缺乏，而对农村的智力障碍群体则没有任何服
务模式可供借鉴。

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规定，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才能享受相关政策，这就使智力障碍人士客观上被排除
在国家一些优惠政策之外。

虽然目前云南针对智力障碍人群有低保制度、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和重度补贴制度。但是，这些制度远远满足不
了这个人群的特殊需求。

“比如医疗保险，只能满足简单的疾病医疗需求，急病、
大病和疑难病症不能解决；养老保险要到60岁才能领取，
而智力障碍人士因为自身病因，活到60岁以上的很少。”周
波说，给予重度残疾人每个月几十元补贴，只是杯水车薪，
解决不了实际困难。

“近90%的成年智力残疾人需要解决安置就业、康复培
训和社区托管庇护服务。”她说，这个比例表明，解决好成年
智力残疾人的需求，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妈妈去世多日无人知 智障儿一直睡遗体旁
特殊人群家庭支持政策盲区亟须关注

《中国青年报》张文凌

14岁智障孩子小山最近几天在云南省昆明市救助管理站生活得很开心，喜欢边吃饭边唱歌，喜
欢看电视里的音乐频道。他并不知道，他已经成为孤儿。

然而，作为一个临时救助机构，昆明市救助管理站不是专业的智残人托养机构，没有专业力量让
逐渐长大的小山康复。小山未来被安置在哪里，仍然是件令人揪心的事。

“小山的遭遇再次显现出智残人托养机构的缺乏成为残疾人事业的一块短板。”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行政学院副教授、云南省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周波说。

刷刷刷，“10万＋”阅读量有鬼！
公众号刷量成灰色产业链，引入第三方监督或为良策
新华社 周琳叶健

图文阅读量千次15元，转发分享量百次40元，有活跃度的微信
粉500粉20元……

如病毒般蔓延的泡沫“阅读量”，正在不断侵蚀互联网的诚信
生态。自媒体行业日益虚高的广告开价，催生出巨额估值的“虚
胖”企业。

连日来，部分微信公众号刷量工具意外失效，开始戳破众多“10
万＋”大号的泡沫。然而，记者最新调查发现，刷量灰色产业链和平
台之间的“猫鼠斗”，仍在通过真人代刷等“变种”升级。刷量闹剧究
竟“涮”了谁？


